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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韩少功：《三毛》

作者| 韩少功 赏析| 吴杰明

【编者寄语】

什么是生命意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的问题。作家韩少功在篇题为
《感激》的短文中说：“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
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
鞭影飞舞之下埋头拉犁向前。”韩少功还说：“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
器消灭着它们（其它动物和植物），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
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如果要说‘原罪’，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原罪。我们欠下了它们太
多。” 真正生命意识不应该只是人们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还应该包括对这个星球上所有
生物的悲悯与同情。让我们追随作家韩少功的笔触，去认识一头名叫“三毛”的犟牛，触摸它
浓烈而粗糙的情感世界。

【文本研读】

三毛

我还要说一头牛。
这头牛叫“三毛”，性子最烈，全马桥只有志煌治得

住它。人们说它不是牛婆生下来的，是从岩石里蹦出来的，
就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不是什么牛，其实是一块岩
头。志煌是岩匠，管住这块岩头是顺理成章的事。（小说

开篇写三毛性子最烈，仿佛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是为后

文写“我”与三毛的故事与三毛最终的结局埋下伏笔的。）

在我的印象里，志煌的牛功夫确实好，鞭子从不着牛
身，一天犁田下来，身上也可以干干净净，泥巴点子都没
有一个，不像是从田里上来的，倒像是衣冠楚楚走亲戚回
来。他犁过的田里，翻卷的黑泥就如一页页的书，光滑发
亮。细腻柔润，均匀整齐，温气蒸腾，给人一气呵成、行
云流水、收放自如、神形兼备的感觉，让人不忍触动、不
忍破坏。

在我的印象里，他不大信赖贪玩的看牛崽，总是要亲
自放牛，到远远的地方，寻找干净水和合口味的草，安顿
了牛以后再来打发自己。因此他常常收工最晚，成为山坡
上一个孤独的黑点，在熊熊燃烧着绛紫色的天幕上有时移
动，有时静止，在满天飞腾着的火云里播下似有似无的牛
铃声。（小说的作者无论写人还是写牛都是努力将独特的

个性推向极致，志煌对“三毛”的态度中蕴含着的强烈生

命意识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为下文情节结构的

巨大转折及人物态度的鲜明对比做好了铺垫。)

问题是，志煌有时候要去石场。他走了，就没有人敢
用三毛了。有一次我不大信邪，想学着志煌用它一把。那
天下着零星雨点，两条充当广播线的赤裸铁丝在风里一摇
摆，受到雷电的感应，一阵阵地泄下大把大把的火星。裸
线刚好横跨我正在犁着的一块田。

三毛抓住机会捉弄我，越是远离电线的时候，它越跑
得欢。越是走到电线下面，它倒越走得慢。最后，它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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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了，它四蹄在地上生了根，它刚好停在电线下面。火
花还在倾泼，噼噼啪啪地炸裂。我的柳鞭抽毛了，断得越
来越短。

我没有料到它突然大吼一声，拉得犁头如一道银光飞
出泥土，朝岸上狂奔。在远处人们的一片惊呼声里，它拉
得我一个趔趄。犁把从我手里飞出，锋利的犁头向前荡过
去，直插三毛的一条后腿，无异在那里狠狠劈了一刀。它
跃上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埂，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激动，以势
不可当的万钧之力向岭上呼啸而去，不时出现步伐混乱的
扭摆和跳跃，折腾着前所未有的快活。

这一天，它鼻子拉破，差点砍断了自己的腿。除了折
了一张犁，它还撞倒了一根广播电线杆，一堵矮墙，踩烂
了一个箩筐，顶翻了村里正在修建的一个粪棚——两个搭
棚的人不是躲闪得快，能否留下小命还是一个问题。（三

毛在志煌面前是如此的驯服，在“我”的手里却成了不可

驾驭的“恶牛”，这里是小说情节的发展。在作者的眼里，

是把三毛当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有它自己的生命意志与喜

怒哀乐。“三毛”的桀骜不驯以及与“我”矛盾对立是推

动故事情节继续向纵深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后来再也不敢用这头牛。队上决定把它卖掉时，我
也极力赞成。

志煌不同意卖牛。他的道理还是有些怪，说这头牛是
他喂的草，他喂的水，病了是他请郎中灌的药，他没说卖，
哪个敢卖？大家觉得他这个道理也没什么不对。

三毛没有卖掉，只是最后居然死在志煌手里，让人没
有想到。他拿脑壳保下了三毛，说这畜生要是往后还伤人，
他亲手劈了他。他说出了的话，不能不做到。

春上的一天，世间万物都在萌动。志煌赶着三毛下田，
突然，三毛全身颤抖了一下，眼光发直，拖着犁向前狂跑。
三毛的目标是路上的一个红点。事后才知道，那是邻村的
一个女人路过，穿一件红花袄子。傍晚时分，确切的消息
从公社卫生院传回马桥，那女人保住命，但三毛把她挑起
来甩向空中，摔断了她右腿一根骨头，脑袋栽地时又造成
了什么脑震荡。（看到红色之后，本能的驱动让“三毛”

回复到野性，大祸酿成，它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小说

情节发展至此，矛盾斗争更趋激烈，这里是小说情节的进

一步发展。）

志煌没有到卫生院去，一个人担着半截牛绳，坐在路
边发呆。三毛在不远处怯怯地吃着草。

他从落霞里走回村，把三毛系在村口的枫树下，从家
里找来半盆黄豆塞到三毛的嘴边。三毛大概明白了什么，
朝着他跪了下来，眼里流出了混浊的眼泪。他已经取来了
粗粗的麻索。挽成圈，分别套住了畜生的四只脚。又有一
杆长长的斧头握在手里。

村里的牛群纷纷发出了不安的叫声，与一浪一浪的回
音融汇在一起，在山谷里激荡。夕阳突然之间暗淡下去。
（作家的笔触非常敏锐、细腻，小说采用了大量的描写，

有对人物动作的精准捕捉，也有环境的细致刻画。作者通

过这些环境氛围的烘托，这下文故事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坐在路边发呆”“从家里找来半盆黄豆塞到三毛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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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朝着他跪了下来”“眼里流出了混浊的眼泪”等生

动传神的细节描写传达出人畜之间的依恋与不舍，期间的

生命意识与动人情怀感人至深。）

他守在三毛的前面，一直等着它把黄豆吃完。三毛还
是流着眼泪。

志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终于提着斧子走近了它——
沉闷的声音。
牛的脑袋炸开了一条血沟，接着是第二条，第三条……

当血雾喷得尺多高的时候，牛还是没有反抗，甚至没有叫
喊，仍然是跪着的姿态。最后，它晃了一下，向一侧偏倒，
终于沉沉地垮下去，如泥墙委地。它血红的脑袋一阵阵剧
烈地抽搐，黑亮亮的眼睛一直睁大着盯住人们，盯着面前
一身鲜血的志煌。

“志煌杀牛”的场面给人身临

其境之感，令人惊心动魄，这

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也是

故事情节的结局。作者如一个

高明的摄影师，把特写镜头聚

焦在了牛的不愿闭合眼睛上，

给读者以极大震撼，强化了作

品的悲剧色彩。这哪里是志煌

在宰杀一头“恶牛”？这分明

就是一个倔强的生命在无声地

寂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充盈在字里行间的浓烈的生命

意识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宰杀

恶牛时的残忍与血腥与作者悲

天悯人的生命情怀在这一个环

节里都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强烈的对比给读者留下了极其

深刻的印象。

复查他娘对志煌说：“造孽呵，你喊一喊它吧。”（复

查娘的劝说从侧面传达出善良人性珍惜与关怀生命的良

知，帮助读者领悟到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慈爱之心。体贴入

微的细致照顾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伤人恶牛的血腥宰杀也

是对生命的尊重，看似对立冲突的两个方面其实是和谐统

一的，这与被照顾、被宰杀的是人还是牛没有关系。）

志煌喊了一声：“三毛。”
牛的目光一颤。
志煌又喊了一声：“三毛。”
宽大的牛眼皮终于落下去了，身子也慢慢停止了抽搐。
整整一个夜晚，志煌就坐在这双不再打开的眼睛面前。 志煌这个人物性格倔强却又心

肠柔软，他反对队上卖牛以及

他最后亲手杀牛等情节都能较

充分地展示他这一性格特点。

（选自韩少功《马桥词典》，有删减）

【知识建构】

对比映衬的写作手法
对比是把两种对应的事物对照比较，使形象更鲜明，感受更强烈。作家们把对立的意思

或事物或把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作比较，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
物的本质特征，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辨别是非，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三毛》一文中志煌对犟牛三毛的态度就包含了个性鲜明、对比强烈的两个方面：一面是温暖
的关爱，一面是冷酷的杀戮。三毛对志煌呢？驯服与依赖的举动又是与它对待别人的态度截然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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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衬，是利用客观事物之间相类或相反的关系，以次要形象映照衬托主要形象的写作技法。
映衬有正衬和反衬两种形式。性子最烈的牛与言出必行的人相互映照是正面衬托，为人不忍的
复查他娘与持斧杀戮的牛倌志煌是对比鲜明的反衬。

对比与映衬是作家们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经常使用的写作手法，在情节结构的设计、人物
形象的塑造、主题思想的表达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试题解析】
1.小说在前半部分写志煌和三毛相处与最后志煌杀牛的两个场景，在语言风格上差异较大，试
概括其风格特点，并说说作者这样处理的好处。
参考答案：
风格：
①前半部分——轻快明丽；②后半部分——沉郁悲慨。
好处：
①情节内容上：有利于展现志煌和牛的两种不同相处状态，准确传递出志煌和牛的情感起伏；
②形象塑造上：有利于塑造志煌既敬畏生命又信守承诺的形象；③艺术效果上：形成前后的对
比，强化小说悲剧色彩，突出主题。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对作品语言风格及其表达效果的正确理解与充分把握。小说前半部分虽然人与牛
都有极鲜明的个性，但人与牛相处和谐，生态祥和。小说作者的叙写从容不迫，细致生动，田
园牧歌式的场景清丽动人。后半部分人与牛的矛盾冲突有渐趋激烈，牛的野性复回与人的态度
决绝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小说作者充分体察物态人情，字里行间有杀戮，有血腥，更
有同情与悲悯，语言风格一变而为沉郁悲慨，撼人肺腑。至于作者这样处理的“好处”，是要
言说其“重要作用”或 “表达效果”，应该从情节、形象、主题等多方面作尽可能全面深入
的解析，不宜有所偏废。
2.有评论认为，这篇小说能较突出地表现作者浓郁的生命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结合文章，
谈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参考答案：
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形态各异的生命对自身价值的坚守与对异体生命的尊重。
①三毛在作者的眼中，是一个鲜活而完整的生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②牛似乎也有自己的好
恶与趋避，它在志煌面前是如此的驯服，在“我”的手里，却成了不可驾驭的“恶牛”；③在
看到红色之后，出于本能，牛的野性复回，酿成大祸，生命也因此到了尽头。
悲天悯人：作者通过志煌对牛的情感，以及牛对自身生命安危的本能反应，传递出对生命的珍
惜和关怀的良知。
①（志煌）不大信赖贪玩的看牛崽，总是要亲自放牛，到远远的地方，寻找干净水和合口味的
草，安顿了牛以后再来打发自己； ②队上决定把它卖掉时……志煌不同意卖牛；③（志煌）
从落霞里走回村，把三毛系在村口的枫树下，从家里找来半盆黄豆塞到三毛的嘴边；④复查他
娘对志煌说：“造孽呵，你喊一喊它吧。”⑤整整一个夜晚，志煌就坐在这双不再打开的眼睛
面前。
【解析】
本题考查的是对小说主题思想的正确理解与全面把握。小说的主题思想不是小说的“三要素”
之一，它不是客观于存在于小说文本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需要我们
从小说情节入手，正确建构小说艺术形象，把握其独特个性与思想意义。就小说《三毛》而言，
我们还要充分注意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对比映衬的手法，以提高文本阅读的效率，更快捷更
全面地揭示小说的主题思想。题目中“生命意识”不应该只是人们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还
应该包括对这个星球上所有生物的悲悯与同情。我们答题时应该关注的对象除了人，还应该包
括牛，作者的悲悯与同情是“恩及禽兽”的。
【反馈检测】
1.有人评论说：三毛是一头有个性的牛，比三毛更有个性的是它的主人志煌。请结合本文相关
情节，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2.对比映衬是小说创作经常使用的表现手法之一，请举例分析《三毛》一文中对比映衬手法的
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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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射阳县高级中学 吴杰明）
【相关链接】

漫谈作家笔下的牛
宫 立

牛是重要的劳动力，犁地、拉车等重体力活都少不了它。因此挑选牛很关键，这是一个技
术活。史铁生在陕北清平湾插过队，有过两年的喂牛经验，因此他不但能和牛“斗智斗勇”，
而且还知道如何挑选一头“好”牛：“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
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
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
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
了。这样的牛，别要。”

挑选一头能干的牛自然需要眼力，驯服一头“牛脾气”的牛也需要费一番功夫。牛，性温
顺，但并不是所有的牛都是温顺的。无论是人，还是牛，都是有脾气的。牛不听话，那当然就
得需要人动动脑筋、想想办法。韩少功《马桥辞典》里的志煌驯牛功夫就非常了得，哪怕性子
再烈的牛，他都能把它治得服服帖帖，“志煌喝牛的声音确实与众不同。一般人赶牛都是发出
‘嗤——嗤——嗤’的声音，独有志煌赶三毛是‘溜——溜溜’。‘溜’是岩匠常用语。溜天
子就是打铁锤。岩头岂有不怕‘溜’之理？倘若三毛与别的牛斗架，不论人们如何泼凉水，这
种通常的办法不可能使三毛善罢甘休。唯有志煌大喝一声‘溜’，它才会惊慌地掉头而去，老
实得棉花条一样。”牛在志煌面前变得温顺，是因为他有独特的待牛之道，“鞭子从不着牛身”，
“他不大信赖贪玩的看牛崽，总是要亲自放牛，到远远的地方，寻找干净水和合口味的草，安
顿了牛以后再来打发自己”。志煌每次放牛回来很晚，黄昏的牛铃铛声也成了马桥的一道风景，
“没有牛铃铛的声音，马桥是不可想象的，黄昏是不可想象的。缺少了这种喑哑铃声的黄昏，
就像没有水流的河，没有花草的春天，只是一种辉煌的荒漠”。

王西彦小时候放过牛，“在铅灰色的天上还可以看见隐隐的星光的时候，潮湿的晨风带着
春天的草味，于芯草灯的幽暗的光中，就得从牛栏里把牛牵出来了。微微为冷意而抖缩着，拉
着牛绳跟在牛后头，开一个大口，擦擦刚醒的睡眼，听牛蹄沉重地打在泥路上。一走到将近石
板小桥时，恐怕牛眼睛看不清楚，连声叫着‘脚，脚，脚！’提醒它，同时把牛绳放宽些……
走出村坊，走过村后山，走尽一长段的地墈，便可以听到远远近近的喝呼声与牛蹄声，那是别
家看牛人也在这当儿牵牛上山来了。”“往往因为牛的缘故，受了先生或是父亲的责打；但是
刚刚揩干了眼泪，便又打算怎样的去跟那头牛做伴了”，这不是因为王西彦对牛如何喜欢，只
是他想逃学放牛，这才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叶圣陶既没喂过牛，也没放过牛，但他小时候对牛也是有过近距离观察的。不过，牛的大
眼睛，让那时候的叶圣陶感到恐惧，“冬天，牛拴在门口晒太阳。它躺着，嘴不停的磋磨，眼
睛就似乎比忙的时候睁得更大。牛眼睛好像白的成分多，那是惨白。我说它惨白，也许为了上
面网着一条条血丝。我以为这两种颜色配合在一起，只能用死者的寂静配合着吊丧者的哭声那
样的情景来相摹拟。牛的眼睛太大，又鼓得太高，简直到了使你害怕的程度。我进院子的时候
经过牛身旁，总注意到牛鼓着的两只大眼睛在瞪着我。我禁不住想，它这样瞪着，瞪着，会猛
的站起身朝我撞过来。我确实感到那眼光里含着恨。我也体会出它为什么这样瞪着我，总距离
它远远地绕过去。有时候我留心看它将会有什么举动，可是只见它呆呆地瞪着，我觉得那眼睛
里似乎还有别的使人看了不自在的意味。”

除却部分世人对牛的功利之心，牛在人的心中是很金贵的。牛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
少安的命根子。牛生病时，孙少安像照顾孩子一样，对它倍加关爱，“跪在这肮脏的牲口棚里，
一条胳膊紧搂着牛脖子，一只手拿一个铁皮长卷筒，在破脸盆里舀一卷筒药汤，然后扳起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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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牛头，用铁皮卷筒头撬开紧闭的牛牙关，把药强灌下去。有时灌呛了，牛给他喷一身。他顾
不了这些，尽量不让牛把药糟蹋掉，浑身的劲都使在抱牛脖子的那条胳膊上，两个腿膝盖在牛
棚的粪地上打出了两个深坑，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他把最后一卷筒药汤灌进了牛嘴巴，
亲热地拍拍牛脑袋，然后就疲乏地站起来，把空脸盆和卷筒放在窗台上。他看见牛的眼睛出现
了一种活泼的亮色，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牛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也是相通的。牛妈妈对牛宝宝的爱不亚于人类的母亲对儿女的爱。韩
少功《马桥辞典》中的一个场景就证明了这一点：“收工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一头小牛崽，
没有长角，鼻头圆融丰满，毛茸茸的伏在桑树下吃草。我想扯一扯它的尾巴，刚伸出手，它长
了后眼一般，头一偏就溜了。我正想追赶，远处一声平地生风的牛叫，一头大牛瞪着双眼，把
牛角指向我，地动山摇地猛冲过来，骇得我丢了锄头就跑。过了好一阵，才心有余悸地来捡锄
头。趁着捡锄头，我讨好地给小牛喂点草，刚把草束摇到它嘴边，远处的大牛又号叫着向我冲
来，真是好歹都不吃，蠢得让人气炸。大牛一定是母亲，所以同我拼命。” 天下的“母亲”
的心情是一样的，总是生怕自己的“儿女”遭受哪怕一丁点的伤害。

牛一生都在为我们人类服务。牛，全身都是宝，皮毛角骨无不有用。辛苦一生，到头来，
牛又成了一道美味的吃食。昆明小西门马家牛肉馆让汪曾祺记忆犹新，“马家牛肉馆只卖牛肉
一种，亦无煎炒烹炸，所有牛肉都是头天夜里蒸煮熟了的，但分部位卖。净瘦肉切薄片，整齐
地在盘子里码成两溜，谓之‘冷片’，蘸甜酱油吃。甜酱油我只在云南见过，别处没有。冷片
盛在碗里浇以热汤，则为‘汤片’，也叫‘汤冷片’。牛肉切成骨牌大的块，带点筋头巴脑，
以红曲染过，亦带汤，为‘红烧’。有的名目很奇怪，外地人往往不知道这是什么部位的。牛
肚叫作‘领肝’，牛舌叫‘撩青’。‘撩青’之名甚为形象。牛舌头的用处可不是撩起青草往
嘴里送么？不大容易吃到的是‘大筋’，即牛鞭也。”牛肉的做法也花样颇多，“清炖、红烧、
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

郭沫若写过一首《水牛赞》，“你于人有功，于物无害，耕载终生，还要受人宰。筋肉肺
肝供人炙脍，皮骨蹄牙供人穿戴。活也牺牲，死也牺牲，丝毫也不悲哀，也不怨艾”。牛就是
这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让我们“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吧。


